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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皆知」的潛規則：一定要找當地公司合夥，不
然肯定申請不到。
此外仍有一些因素影響實際執法的力度，一
是「政府心態」，二是「關係有力與否」。像是
在與出租車師傅閒聊時發現，雖然市政府號召打
擊未依法取得正規營運資格的「黑車」，但並沒
有派遣足夠的人力檢查執法，因此黑車的總量比
正規出租車還多。台商則無一不強調，與政府領
導保持良好的「關係」，事情都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政法體制內外的不對稱權力關係
此行亦有機會與幾名法律從業人員訪談，可
以具體描繪出目前政法系統中實際運作的模式，
以及所呈現出的特點。政法系統以各級黨的政法
委員會領導和協調，並分為「體制內」和「體制
外」。體制內指的是公安、國安、檢察院、法院、
司法行政等吃「皇糧」的部門；體制外指的是律
師、公證員等民間法律從業人員。
一般來說，政法委指導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
處理，民事或商業案件基本不插手。法院內部也
是行政化的，院長或分管事務的副院長可以指導
承審的法官作出某項判決，法院的判決書也常常
不附理由。有一句話叫作：「大蓋帽，兩頭翹，
吃完原告吃被告。」意即法院判決不透明，可能
向原告和被告雙方索賄。受訪者說，現在有錢還
不一定能疏通，更重要的是「關係」。訴訟金額
太小的案件不收錢，因為沒必要冒那個風險；法
官不認識你，也不敢收你的錢。加上法院的行政
化，關係至少要找到分管事務的副院長才有用。
而且，現在「高級」的腐敗形式並非直接送錢，
而是對於法官的配偶、子女等迂迴方式進行。
可以由兩個案例看出法院的行政化及不透明
程度。第一是「環保法庭」試點：近年在貴州省、
雲南省和江蘇省，由地方政府牽頭，最高人民法
院默許下進行「環保法庭」試點。具體作法是，
由省高院、市中院下設專門的環保法庭（非單獨
的法院），專門處理轄區內的環保訴訟。而試點
的成效，主要看當地政府支持與否，像是雲、貴
兩省當作指標攤派，法院受理的狀況比較好。第
二是民工討工資：訪談的民工被物業公司欠薪六
千元，勞動局推諉不肯仲裁，在沒找律師的情況
下，靠NGO提供的法律書籍自修告狀。他表示，
審理時法官有單獨會見物業公司經理，他曾擔心
對方會找關係送錢。
目前中國大陸的律師業已經市場化和私有
化，境內合格的律師將近 20萬人，律師行業較發
達的城市為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一線城市。由
司法部建立的法律扶助機制，每年會分配固定配
額到各律師事務所，無償幫助民眾打
官司。同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舉
措，企圖保持律師的政治忠誠，像是
律師事務所全面建立黨組織，以及
2005年太石村事件後推行的「群體性
案件」報備制度，即律師受理涉及
「穩定大局」的案子時，必須向各地
的司法局報備，並接受指導。
不過仍有很多民眾搞不清楚律師
在做什麼，會找律師的人集中在一線
城市。在基層，找律師不如找法官，
因為律師被管得很死；但也有些民眾
會去三大城市找律師到基層打官司，
認為這些律師「有關係」，可以嚇唬
地方官員。一位律師舉例說，北京律工友書屋的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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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到基層辦案，甚至可以對法官拍桌子大罵。他
也表示，雖然法律援助立意不錯，但因為是無償
的，所以常派新進律師，甚至沒取得律師資格的
助理去處理，很多刑事犯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黨組織進律師事務所則成效有限，因為大家主要
心思在賺錢，通常只用吃飯時間順便開個會。而
案件報備制度就比較嚴格，雖然司法局不會明著
阻攔，但是會間接透過律師事務所，或直接向律
師個人「打招呼」，指示某些案件不准作無罪辯
護。
總體來說，目前中國大陸政法系統呈現出體
制內與體制外的不對稱權力關係。政法委領導著
政法機關，政法機關又領導著體制外人員，律師
直言，現在是「一半打法律，一半打關係」。
法律系畢業生就業取向
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巨大鴻溝，也存在於工資
待遇方面，直接影響了法律系畢業生的就業取向。
體制內的正式工資雖低，但隱藏性收入很高，例
如：社會保障免繳、單位分房，若當上領導職，
吃飯自然有人會買單。而體制外人員，社保金要
自己繳、單位不會分房，業內貧富差距很大，並
且面臨地方保護主義的壟斷性競爭，例如 2010年
北京律師協會發出通知，規定持有北京戶口，或
是將檔案放到北京人才市場存檔的律師，才允許
在北京實習，這影響許多人的選擇意願。由於體
制內與體制外轉軌不易，所以畢業生找工作，一
開始就得下決定是要朝哪發展。以訪談的清華學
生為例，他們表示清華碩士畢業生平均起薪約六
千塊，找工作也會以此為基準，並且還要能解決
北京戶口問題，因此首選是黨政機關，其次是政
法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再來是律師，最
後才是 NGOs。
訪民盼依法解決問題。

